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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间的度量必需现象有一个稳定的背景，能回到原来的方向。我们没有宇宙之外的钟表，

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能够作为给出相等时间间隔的钟表的，并不是绝对的准确，而是与世界上绝

大多数给出时间单位的周期现象，有着相对非常稳固的比值关系。时间只是在一个点上涌现，变化

向前，只有周而复始的现象给出了相等的时间单位。当我们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能使我们认

识到变化前后还是同一个事物的，正是不变的东西。

正文：

“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

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

也领会。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242 页，卷十一•十四。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单位的度量

先抛开从其他角度对时间的讨论，从时间的度量开始。

我们选取时间单位一天作为例子，一天的时长是如何度量的呢？我们可以把白天太阳最高时，

也就是太阳与地平面仰角最大时当作正午时刻，到下一次的太阳最高的正午时刻，经过的时间间隔

记为一天。这里我们利用了同一现象重复出现来计量时间，认为太阳正午最高位置连续两个现象给

出的时间间隔是相等的。

我们利用周而复始的周期现象测量一个事件持存时长时，需要事件在开始与结束时两次与给出

周期现象的例如钟表较对同时。事件与钟表计时时同时开始，同时结束，认为经历了相同的时间，

进而计量事件的时长。

既然是周期现象，就需要某种重复。在天的例子里，就是地球要自转到与上次相同的方向。而

这种相同的方向，只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地球还围绕太阳公转，当第二次太阳处于正午最高点时，

以更遥远的恒星为背景，地球实际上多转了一个角度。这个每天多出来的角度在一年之内多转一圈，

所以实际每一天多出 24小时/恒星年天数。

而恒星日，也需要再类似的考虑恒星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这样，地球自转是否指向了上一次

曾经指向的方向，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答案的。太阳日、恒星日，分别把指向太阳、指向恒星当作回

到了原来的那一个方向。我们看到，虽然是在度量时间，但是也需要空间背景的相对稳定，否则不

知是否回到了原来的方向或位置，继而无法确定是否过了一个周期。

其他的时间单位，大如年，小如铯原子钟，也都是利用了某种周期重复的现象来度量时间。对

于铯原子钟的情况周期现象不是那么明显。当外部电磁场的振动频率与原子超精细跃迁频率越接近

到一致时，原子从原先的超精细态向另一态跃迁。在这里电磁场的振荡就是某种周期重复的现象，

电磁场必需有相对稳固的 x，y，z方向分量及各个方向上稳固的变化规律，就好像测量天时地球自

转的背景需要相对稳定，铯原子处于这种相对稳定的电磁场之中，才可以认为每一个振动的周期是

完整的，进而可以与外部磁场的振荡周期一致。

时间的周期的测量需要这种背景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不是在相对论的意

义上才开始相关，而是从它们的测量开始，就是相关的。时间的周期现象，需要完整的地运转一周，

一旦空间背景变得混乱，就给不出稳定的周期现象，进而给不出准确的时间周期。

一米长的单位量杆如何度量空间呢？需要或者众多一米长的量杆首尾相连，或者一个一米长的

量杆首尾接续移动下去。首尾相连的情况是，一米长度的众多量杆，在同一处比较而相等于一米后，

又移动到不同的空间位置，认为移动并不改变彼此的相等关系；首尾接续的情况是，一根一米长的

量杆沿着直线移动，认为它移动到每一处，都是实际上给出相同的一米。其他单位的量杆度量方式



与此相似。

以上的测量都只是准确到相应的单位，例如测量时间精确到天，测量空间精确到米。如果用其

他的单位来测量，测量的方式与此类似，而只是精确度不同。

第二节 时间的相对性

“如果所有的现象都慢下来，我们的钟表也是如此，那么我们便不会意识到它；无论支配这种

放慢的规律是什么，情况都是如此，只要它对于所有各种现象和所有钟表都相同。因此，时间的特

性只是我们钟表的性质而已，正如空间的特性只不过是测量仪器的性质一样。”[2]——彭加莱《最
后的沉思》，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22 页。

例如宇宙的整体放慢了，但一年仍然是一天的大约 365倍，尽管在放慢下下天与年都伸长了，

但是彼此的关系没有改变，我们也就感觉不到放慢的变化。这说明时间的度量与绝对的时刻标准没

有关系，而只是与每一个持续一段时间的事件，与它们持存时间之间的相对比值有关系。而与彭加

莱的时空观相对的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绝对时空观认为时间是独立于各种物理实在的均匀的流逝

的量。我们确实感觉到时间的均匀流逝，而且物理学里面时间 t也完全是独立于物质和运动的。但

彭加莱的辩驳是有力的，而且在相对论中，在不同的彼此有相对速度的参考系看来，空间的整体确

实发生了压缩，而时钟则是变慢，但在每个参考系内，由于所有现象与钟表以及测量仪器一齐改变，

所以感觉不到这种变化。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

但在每一个参考系自身之内，仍然可以看作牛顿的绝对时空。时间均匀的流逝着，钟表只是给

出了这种流逝。也就是在绝对时空观看来，钟表是宇宙中能够切合绝对的、均匀地流逝着的时间的

东西。但是，测量时间长短的不是绝对独立于物质与现象之外的钟表，而是同样也应该受时间规定

的宇宙之内的东西。这是绝对时空观一个先天不足——即使时空是绝对的，那么这种绝对的时间与

空间也只能由并非绝对的物质现象来给出。例如天的单位，由太阳正午最高这一现象给出。物理学

中的时间单位，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例如秒，最初的定义就是天分成 24份得到小时，

一小时再分成 3600份，得到秒。在绝对时空中，这些时间单位都切合了时间均匀的流逝，所有的

时间单位彼此都有稳固的比值关系。绝对的时间观其实依赖一组能给出均匀时间的时间单位，如年，

天，时，秒。在外在度量的意义上，时间依赖于这些能够给出时间单位的现象的整体。

时间的相对性使我们得以从相对的角度来考察这个给出绝对时间的整体。绝对时空观看来，它

们之所以被选为测量时间所用的钟表，就是因为它们切合了绝对的、均匀流逝的时间。但是我们没

有绝对的给出时间单位的标准，在宇宙中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现象，指明就是它定义了均匀的时间。

而是需要可以给出时间单位的所有周期现象的全体，正是它们的相互切合，即它们的周期彼此之间

有稳固的比值关系，才一起给出了均匀流逝的时间。

这样，钟表的绝对的合法性就被一些相互切合有着稳固比值关系的周期现象相对的合法性取代

了，能够作为给出相等时间间隔的钟表的，并不是绝对的准确，而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给出时间单

位的周期现象，有着相对非常稳固的比值关系，而且这种合法性还要时时刻刻接受检验。我们知道

地球一天自转在很缓慢地变慢，24小时被拉长，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 24小时。时间单位也可以有

着缓慢的变化而在更精确的程度上不准确。

如果我们认为时空是绝对的，也就是认为钟表的准确在于它们切合了真正的均匀流逝的绝对的

时间。但我们在宇宙中寻找，是找不到绝对准确的钟表的，即使给出时间单位的周期现象的全体，

也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给出相等的时间间隔。以天为例，天作为时间单位已经与其他的时间单位周

期现象有着稳固的切合，可是我们有什么绝对的根据认为连续两个太阳正午时刻给出的时间就一直

是相等的呢？我们比较出相等的时间，只有开始与结束同时较对，而连续的两天是不可能开始与结

束较对的，因为后一天的开始与前一天的结束同时。我们也不能用其他的时间单位来度量它们，证

明两个一天持存时间相等，因为其他的时间单位是否相等也有同样的疑问。我们想找到两天时长绝

对相等的证据，却是找不到的。我们见到的只是不同现象有规律的相互交替，只是天与其他的有着

稳固比值的时间单位以及有着稳固的持存时长的重复事件交织在一起。例如我们感到一天总是差不

多那样长，是因为许多事件与现象充斥于一天的时间之内，事件与现象持存时间长度与一天的时长

的比之是稳固的，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一天好像总是那样长。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时间在流逝，就是在均匀的流逝，怎么会没有相等的时间间隔？就好

像一条直线向一侧延伸，就总是可以打上均匀的点。上一个一天过去了，下一个一天总会有那么一

个时刻来计时就会是准确的，关键是要找准这一时刻。这样的观点，是把时间看成背景，并且在均

匀的流逝，而事件则是排列在这样一条时间之线上，太阳正午最高时刻恰好落在相等的时间间隔上。

但是我们并没有宇宙之外的钟表，测量时间也只是用宇宙之内的现象测量宇宙之内的现象。时间之

线可以非常任意的拉伸或者压缩，象一根橡皮筋那样，只要所有的事件一起发生变化，我们就察觉

不到这种变化。时间之线上的刻度，并不是事先打上去的，而是需要现象本身来度量。在康德看来，

我们可以抽去现象，还可以剩下时间的纯粹形式，或者说是纯粹的时间背景[3]《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34 页 。但是，时间均匀的流逝，抽去现象后

剩下的时间刻度，其实都是依赖于原来的现象而有。正是因为有现象的接续，现象相互交替进而各

自占据不同的时段，才有了抽去现象后，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的彼此之间依次顺接而不是相互占

据。所以，时间本身的样态，其实是依赖于时间之中的现象而有，抽去了现象，余下的时间中也还

剩下现象的轮廓。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根本没有现象，我们也无法得知抽去了现象的时间会是什么

样子，因为我们根本不会了解什么是流逝，以及相互交替，正是在现象中我们才得知它们的含义。

这样，时间并不能看作纯粹的背景，时间之线上的刻度也需要是现象刻画上去的。所以，不是

天等时间单位切合了均匀流逝的时间，而是时间单位的相互切合的整体给出了均匀流逝的时间。所

以，不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天到来就是准确的，而是天的到来才给出了相等的时间间隔。如果没有

周而复始的现象，一个点上向前流逝的时间经历了多少时长，就会是非常任意的，现象充斥于时间

之线上，正是时间单位反过来定义了事件与现象的时长。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周期现象以

及事件持续时长之间的稳固的比值，时间之线只有拓扑性质，也就是事件的先后次序，但是没有度

量性质，也就是没有一个事件持存时间的稳定值，正是周而复始的周期现象给出了测量事件时长的

单位，进而使得时间之线有了度量性质。

空间也有类似的相对性质。整体空间的转移，例如我们在地球上经历的那样，或者整体空间与

我们都同时扩大相同的倍数，或者是我们的空间与测量空间的仪器有更加复杂的变化，只要所有物

体都按照同一规律形变，那么我们便察觉不出这种变化。而绝对时空观看来，有一组量杆，可以测

量物体的长度。可是同样的，我们没有绝对的量杆，测量仪器也都是在宇宙之内。这样，物体的长

度只是由不同物体长度之间稳固的比值关系来给出。例如，10米长的物体，只是 1米的量杆的 10
倍，而不管它们怎样一起拉伸或缩短，这个比值关系是不变的，那么物体就是 10米长。在外在度

量的意义上，空间依赖于所有彼此有着稳固长度比值关系的量杆的整体。

现在，这些量杆的长度已经交织在一起，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相等的长度单位。例

如一米，我们有什么绝对的根据认为相连接的两个一米是相等的？空间的整体虽然已经交织成一块

大的背景板，但是这块板也可以有非常任意的拉伸或压缩。例如在整体的上看来，1米缩短了，但

是因为所有物体一齐缩短，所以在相对的意义上，或者实际的意义上，我们感觉不到有任何变化。

这样，在任意形变的意义上，1米已经不再相等，但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在比值关系上，它们仍然

是一米。所以我们没有绝对的根据认为，一米与下一个一米相等，因为不同的空间，可能在整体上

有着非常不同的形变。让我们在这种任意的形变下仍然可以度量长度的，就是物体长度之间相对的

比值关系，所以我们断言它是一米，不是因为有绝对的长度单位，只是由于它与其他的长度单位有

着稳固的比值关系。

这样我们说明了，空间与时间都是物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不同物体固有长度彼此比值，规定了

一个物体的长度。不同现象周期或者事件持存的时间之间的比值，规定了一个事件持存的时长。如

果我们这样理解时间单位，那么，就会对例如宇宙产生于 140亿年前，这样的说法产生疑问，因为

那个时候还没有年的计量所依靠的天文现象的存在。那个时候众多周期现象，应该大部分是我们现

在没有的。我们可以用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周期现象传递过去，例如用一些微观粒子的周期现象。

但是这样，不再是那个时代的各种周期现象的综合体。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做一个类比：今天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产品，例如粮食，棉花，钢铁等等，总的方面有一个一年的生产总值，归于多少元。但

是在古代人类历史初期，没有这么多的产品，一年的生产总值也无法以元来计量。这样，我们可以

用粮食做一个桥梁，将古代与今天各自的一年生产总值，用粮食的产量来计量，我们可以比较出今

天的生产总值是古代的多少倍。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棉花，而如果今天粮食与棉花的价格比值，与古



代它们的比值是不同的，那么用棉花来计量各自年生产总值，就会与粮食计量的不一样。例如古代

棉花比较稀少，比粮食昂贵很多。也就是说，古代粮食的价格，是与那时全体人类产品有关系的，

今天这个整体已经变化，再用作同样的单位来计量生产总值，就会有偏差。也就是说，在绝对准确

的意义上，我们没有过去古代某一年生产总值与今天生产总值的关系。我们用年来计量太阳系存在

到稳定之前的宇宙现象时间，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那时宇宙各个大的稳定周期，与现在不一样。所

以，我们这样断言宇宙诞生于 140亿年前，是不妥当的。除非所有的现象，不论出现的时间早晚，

只与其他现象永远有着唯一稳定的比值关系。例如，如果今天粮食与棉花的比值，与古代相比没有

变化，那么这样计算总值就是相等的。这对于时间单位似乎也是有可能的，例如铯原子钟的周期与

年的周期，比值可以一直不变。但如果需要所有现象，不论出现时间早晚，持存时间比值关系永远

不变，这很难是现实的情况，例如今天天的周期就在缓慢的变化。实际上，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

同的现象与周期相互交织的不同整体。

与所有现象都变慢相类似，如果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停住静止，经过例如一小时后，再接续全

部像往常一样变化或运动，那么其中没有人会意识到时间停住了，而是认为一切与往常一样。与时

间的中断相类似，空间也可以中断，任意物体位置坐标 y，z方向不变，x方向满足 x<=x0时，不变，

x'=x；x>x0时，x'=x+d，d为一个任意正数。我们就把原来的空间划出一道虚空从 x0到 x0+d，y，
z方向无限延伸，x方向从左边越过该空间左边界的东西，直接从右边界右边出现，反之亦然。同

样，我们也察觉不到空间被分割中断了。

中断虽然是假想的，但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宇宙也可以不是连续统。虽然我们仍然是用连

续统来分割中断了时空。

第三节 空间与量子论

空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空，我们的坐标系的空间严格说来不是虚空，而是物体延伸的空间，

具有从固体延伸而来的度量性质与方向性。整个坐标系空间可以看成从固体延伸而来的大而稳固的

背景板。例如坐标系空间之内物体的旋转，实际上是相对于该固体背景的旋转，坐标系空间之内物

体的运动，也是相对于该固体背景的运动。空间，初看起来是物体的背景，拥有许多中空才有的性

质，例如物体可以占据一部分空间也可以移走，但其实当我们拿走一切固体时，空间保留了许多固

体的性质。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可以让我们把这些性质看的更清楚。

例如宏观状态物体的不可入性，使得每两个物体都有边界。占据一个空间位置的，只能是一个

物体，被这个物体占据，就不可能再有另一个物体在这里。空间中对应两个分离物体的性质的，是

空间中的点与点。点与点只有两种关系，要么它们重合，要么它们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物体逻辑

点的性质——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就不在那里，不能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可是，微观状态，

例如电子云，并没有一个电子准确的占据的空间的位置，两个不同微粒，也有重叠的可能出现在某

空间。这样，微观世界，没有了宏观固体的不可入性，以及严格的边界。设想，我们的空间中存在

着宏观物体，它们非常确实。但是它们的边界有一些模糊，如果我们继续把固体与空间放大，边界

就会显得更加模糊不定。

我们问一个反问题：宏观世界的固体是那么确实，而组成它们的微观微粒却非常模糊。模糊的

微观粒子的砖瓦如何能建立起确实的宏观物体的大厦？假如我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微观世界里，那

么，尽管它们也在虚空当中，但是此时我们没有了物体的不可入性，和物体的严格边界，就不能从

虚空中析离出逻辑点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物体在这里，也就不在别处，我们的空间也就没有了这种

实际上从空间中的物体而来的性质。也就是说，我们看待微观粒子的方式都是从宏观物体而有，虽

然粒子没有了不可入性，但是波包本身的点与点的关系仍然是逻辑点的关系，或者说描述波包的坐

标系中不同点仍然是彼此不可入的。所以我们事实上不是从微观世界建立更小空间的性质，而是把

宏观物体的性质，直接延伸，或者根据长度的等分得到更小的长度单位而延伸到了更小的空间。并

不是宏观世界坐标系用微观世界来组建，依照小尺度组建大尺度的原则，如果是这样，那么小尺度

的模糊就会同样对大尺度也一样模糊；而是研究微观世界利用了宏观物体空间坐标系，用大尺度的

等分来研究小尺度，可以在大尺度准确的情况下，等分成小尺度也一样准确。

当我们用波函数来描述微观粒子，尽管粒子本身许多参数如位置等不确定，但例如位置波函数



的取值都是精确到每个位置点的。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虽然粒子的位置不再精确到点，但是

描述波动性的波函数本身仍然是精确到点的。在这个意义上，波函数象粒子一样确实。但实际上，

即使波函数对我们来说一样太精确了，我们实际上在宇宙中是找不到一个点的，点只是理论抽象而

有，但实际上因为微观状态的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点。确定不了一个点的位置，

又如何有精确到点的位置的波函数呢？我们的一个点，应该是宏观事物中物体稳定在一个位置抽象

而来的，可是微观世界不再能确定一个点的位置。世界的数字化，用逻辑点的时空来描述世界，是

我们建立坐标系的一个理想，我们把这个理想从宏观物体扩展到微观物体。量子力学的意义，恰恰

在于它仍然能够用原来的宏观物体的描述方式来刻画微观粒子的运动与各种性质。尽管在宇宙中我

们找不到一个点，但是我们可以用围绕着一个点的波包来当作微观粒子位置波函数。

量子力学的对粒子位置的测量，也就是要把微观粒子的运动，拉入到宏观物体所确定的位置相

空间的结果。关于测量的悖论是：测量仪器本身也应该由波函数来刻画，也要用测量来让仪器的波

函数坍缩，这样需要用仪器去测量仪器，以至无穷。波函数坍缩，是由测量引起的。那么，坍缩是

怎样促发的，究竟是意识的结果，还是客观仪器本身就能够引起呢？我认为，是当我们想要得到例

如微观粒子位置信息，就是想把它拉入我们宏观物体所确定的时空时，会发生坍缩。根据我们前面

的结论，时间与空间分别是不同事件持存时间的相互关系与不同物体长度的相互关系。涉及到关系，

就需要有比较。测量就是一种比较方式。每一个事件的持存时间，与其他所有持存时间有一个相对

稳固的比值，就好比经济学里，一件产品与其他所有产品价格有一个比值。虽然如果不比较，一个

事件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一个自己持存时间固有值。但是，现实世界一件产品的价格是在买卖中稳定

下来的。每一次测量，就好象每一次买卖，使得物体知道自己持存时间在所有事件持存时间中是长

是短。现实中许多现象的时间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天与年，正是交织产生的比较，进而有比值，

例如从每年一月一日开始同时计数，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时，同时终止，数出地球自转了多少圈，

我们就得到了天与年的一个大概但也足够精确的比值。说大概，是因为地球未必自转了整数圈。

用时间单位测量时间，需要待测现象与钟表等计时单位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平时我们生活中，

很容易计时。我们说时光，两个字连在一起，光在计量同时中用的很多。宏观中，很多事件持存时

间都是交织在一起，即使某一个事件持存时间不是用钟表来测量的，我们也根据与其他事件的关系，

或者我们的内在杂多的习惯性感受，可以大概有个判断。空间中物体长度的测量需要首尾对齐。我

们用单位长度例如一米长的尺，从始端对齐，然后沿着待测物体接续延伸，直到物体的末端，最后

数一共计量了多少个单位米。所以，空间中，物体长度比值，也是可以通过测量或者随时能够测量

而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因为固体的相对稳定性，如果固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度与位置都不会

变化，例如地球表面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必总是测量，也知道两个地点

相距多远。

也就是说，宏观与微观不同，因为许多宏观现象本身不必测量，其实已经类似于测量，而衡量

了彼此之间持存时间的关系或者长度的关系。我还是想坚持时间与现象的相关性，除去现象没有时

间的存在，现象之间彼此交织而有的相互关系形成了时间。我们平时觉得一件事物占据了多少空间

与时间，只是它本身已经通过比较有了与其他物体时间与空间的比值关系，它们的开始与结束，它

们的位置与长度与许多其他的现象交织在一起。这种比较对宏观物体非常容易进行，或者说它们一

直都在通过某种方式比较着，象天与年那样，不需要人们特别的测量。而我们的时间与空间都是首

先根据宏观物体的彼此关系确定的，即使后来用微观测量更准确，例如铯原子钟，也一样是在校正

宏观物体的时间，是通过某种方式为已经织在一起的时空添砖加瓦。

而许多微观现象，如果不进行测量，就没有与宏观现象交织在一起。测量，就是用我们已有的

时空关系来描绘微观粒子，也就是把微观粒子拉入已有的时空坐标系。于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测

量悖论：当我们用一组仪器测量例如微观微粒的位置时，如果宏观物体测量仪器所代表的时空关系

已经很确定，测量只是把微观微粒拉入时空坐标系，进而给出时间与空间值，或者其他的物体性质

例如自旋 z分量，这时仪器并不需要再被测量就可以给出相应的参数值。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用模

糊的微观粒子去测量模糊的微观粒子，或者说本身也需要测量的仪器去测量现象，而是用宏观的坐

标系——或者是宏观物体本身，或者是宏观物体延伸的微观技术——去测量，进而用类似于描述宏

观物体的方式去描述微观粒子。当我们准备用一组宏观仪器去测量微观粒子时，宏观仪器已经能够

构成一个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不再需要测量这组仪器。所以也就没有了无限进行下去的测量悖论。



测量悖论实际上想要把一切现象包括宏观物体都象微观粒子那样用波函数来描述，所以认为一切事

物应该处于波函数状态，只是宏观物体坍缩很快。微观粒子以何种方式组建成宏观物体，在多大程

度上未坍缩的波函数可以刻画宏观物体，都是有待研究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切事物如果要得到

某些准确测量值，就都必需从波函数坍缩，我们实际上是让刻画微观粒子的波函数越界了——波函

数本身的逻辑点的确实性都要求从宏观坐标系而有，宏观物体已经能够组建坐标系，并且利用坐标

系准确描述微观粒子的波函数，这本身就是微观粒子所做不到的，也是宏观物体不需要被测量就做

到的。

如果我们认为一切现象都必须用波函数来描述，其实是认为一切事物都首先应该处于微观不确

定的状态。而假如一切事物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就没有了因宏观物体才有的空间的性质。也

就是说，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知识的顺序——从宏观到微观。已经有了的宏观世界，是我们组建坐标

系的条件，也是波函数得以被描述的条件。

测量使得波函数坍缩是很让人难于理解的。文中也只是从给出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给波函数坍

缩一个解释。时间与空间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通过现象彼此之间的交替与比较而有。平时我们认为

有时间与空间太容易了，其实是因为宏观的物体更容易比较，于是我们认为时间与空间在于一个总

的背景，而不在于彼此的关系。到了微观现象就需要测量才能织入宏观物体确定的时空，除了长度

与时长，还有其他坐标参数，例如 z方向等，我们确定一个粒子的 z方向，也需要有稳固的宏观物

体 z方向比较得来。

第四节 轮回与绽放

在时间的度量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时间只有一个点——依据海德格尔，我们把

事物在一个现在之点上涌现称为绽放[4]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陈小文、孙周兴译《面
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80 页（原文为绽出）——一个点上怎么会有时间间隔

时长？度量一段时间至少需要两个点。为此现在之点必需区分出前后两个。我们找了两个点，这两

个点的现象相同，好像刚才那个点再一次回来，根据与各种周期现象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两次太

阳正午最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总是相等的。我们计量时间利用了相同现象的重复，它们再次出现时

既一样又不一样，可以称之为轮回。如果轮回完全一样，那么只有一次轮回就够了，事物与我们与

从前完全一样地在重复，我们却不知道是在重复，每一次都和第一次一样；如果轮回不完全一样，

那不正是我们的世界吗？

我们从度量入手来思考时间，就是从客观现象的角度来给出时间。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人类，

仍然有周而复始的周期现象。这样，从度量的角度，我们所理解的时间是外在于人类心灵的。事物

在时间中展开，并不是只依靠心灵的排列，而是外在的周期现象已经提供了时间得以展开的条件。

人类心灵面对的现象的前后相继，可以给出拓扑性质，也就是直线的从过去到未来的延伸，但是，

假如外在现象不是周期性的，那么单单心灵面对的现象，很难给予度量，因为困难是同一个——仅

仅好像一个点在变化向前，心灵如何确定经过的时间间隔是相等的？如果只有同时和相继，那么心

灵只能依靠接受与记忆给出各种表象或者说事件的顺序表，心灵也需要依靠一般现象持存时间的彼

此之间稳固的关系来度量时间，进而给出各种表象或事件的时刻表。

正是有周而复始的现象，正是有许多我们看起来好像与上一次一样的周期现象的稳固关系，才

有了时间的计量与展开。正是因为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同一现象的重复才变得有重要的意义。我

们的世界也可以是没有重复现象的，假如一切仿佛都不会和从前某一时刻相似，假如事物只有一个

方向的变化下去，时间仍然有同时与相继，但是用单位度量时间就会非常困难。这样，我们也可以

说，有周而复始的轮回，是得以有时间的条件，至少是时间得以度量的条件。与伯格森不同，我们

认为时间的这种度量的性质，也就是类似于空间的性质，恰恰是得以有时间的条件。

如果没有心灵，仅仅轮回也是足以给出时间的，因为轮回中重现的东西标明了同样的时间间隔

也就是时间的单位，不一样的东西标明了变化也就是时间的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时间或者客

观的时间。但是，也有一种对事件的记录或记忆，也可以标明时间的方向。发生过的事件被记录，

成为过去，未发生的事件还没有到来，称为未来。这种记录或记忆，也是得以有轮回的条件，因为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同一现象再次出现的印象，我们称之为心灵时间或主观的时间。但并不是一切



现象都有记录，世界不是为了记录而存在的，而一切都可以记忆，尽管记忆本身也需要在时间中展

开。

世界在没有人类或生物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记忆，这个时候是如何有时间呢？一种情况是上面

说的那样，有轮回，进而在客观的意义上有时间。另一种是无轮回的绽放，纯粹的涌现而不重复，

出现的事物成为再不重复的历史。我们说过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是难于有时间的度量的，进而

难于有时间，也不是我们的今天的世界。宇宙之初也许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这样也许那时即使有

精神意识也难以记录绽放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并没有给出时间，至少是没有给出拥有可度量的时

间单位的客观的时间。直到，仿佛有现象回来了，第一次出现后离开，回来一次，再回来一次，第

三次重复的时候，就有可能认为给出的三个点分出的两段相等的时间间隔。我们在这里容易想起，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只有纯粹的绽放而无轮回，这样给出时间太困难，只有往而有返

的现象回归，直到有了若干可以比较持存时间又相互交替的现象，我们才得以有时间。而那时的时

间的长短，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能轻易用我们今天的时间单位来衡量的。所以，如果宇宙的

最初是类似于浑沌的状态，我们其实很难知道过了多久，才从最初的这种浑沌的状态中，慢慢的有

现象开始重复，慢慢的形成某种规律。所以我认为，浑沌中，是给不出时间的，因为计时的钟表在

浑沌之中而不是之外，难于计量。直到慢慢有了规律，可以给出时间，也是古老的计量单位，计时

需要的现象回归可能很悠长，也可能很短，不是我们今天时间单位可以轻易把握的。这样我们回答

了，客观的条件下，在时间可以度量的意义上，什么是时间的开端或者起始。同样的，我们也可以

回答什么情况下时间会不再有，也就是当从有规律的世界陷入混沌中难于计时。

第五节 变化与同一性

“并非每天早晨升起一个新太阳，升起的总是同一个太阳，这大概是天文学中最富有成果的发

现。即使今天，重新辨认一颗小的行星或彗星也并非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5]——弗雷格《论意
义和意谓》，见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90 页。

弗雷格是要举例说明 a=b，第一天升起的太阳赋予一个符号或名字 a，第二天升起的太阳赋予

符号或名字 b，当我们认识到两天升起的是同一个太阳，用 a=b来表达这种认识。这里有两点疑问。

第一，我们用符号 a来表示第一天之中的太阳，符号本身也有它的形状，如果我们不能辨认两天是

同一个太阳，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可以辩认不出两次是同一个 a。第二点疑问，小行星或

者彗星是不能和太阳相比的，因为太阳与我们的关系是那么切近。就好像每一个婴儿，对于他们来

说，一个偶尔才见到的野兽不能与自己的妈妈相比。甚至情况是，他开始会把很多见到的人都误当

成了自己的妈妈，慢慢的才把自己身边的人分辨出来。也就是不同的事物也首先认为是相同的同一

事物，然后才把它们区分开来。还有，我们生活的每天的天本身，都是与太阳升起下落有关，天与

天的相似延续应该不会让我们认为太阳是不同的。

这样，其实并不需要我们把 a=b的不同认作相同，不是看到今天的太阳，明天的太阳，我们把

两个认为同一个，而是当太阳出现时我们自然的认为就是太阳，就是每天都升起的那一个，因为它

们真的非常相像，或者说非常有规律，非常重要。让我们辨认出 a是同一个 a的，与我们辨认出太

阳是同一个太阳的是同一种能力。这里用象形文字日也看作符号来代表太阳，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

一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观点？弗雷格是用不同符号代表不同事物，符号与事物之间一旦确认用

符号代表物体就有稳固的联系，不同事物在知性世界里是各自严格的同一，并且不会彼此混淆。但

是事实情况是，事物都在变化，初期人类对于每天升起太阳这件事，还在认识当中，也就是对于太

阳，那时人们对它本身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即便是同一个物体也需要时间熟悉。第一天升起的那个

太阳 a，第二天升起的太阳 b——这样短暂出现便给每一个赋予一个符号代表该对象，需要在某种

方式看来更成熟的认知能力。每天都升起的那个太阳——这样的认识更符合我们在人类历史初期的

认知方式，像婴儿一样，那时应该是重复出现的事给予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所以，我们的认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些像细胞的分裂，我们首先把许多东西都混淆成一

个事物，然后才慢慢把它们区分开来。随着阅历的增加，依于对旧的不同事物的熟悉与分辨，才可

以很快的对新的事物做出区分，进而拥有了较为成熟的认知能力。这个时候，象两天各自每天中的



太阳那样，虽然仅仅是短时间（只有一天）的了解，也可以让我们确定每一天内是同一事物，进而

象弗雷格那样，认为每天之内都是同一个太阳。

但是严格说来，每天的太阳的位置有变化。即使每年同一天的太阳正午高度一样高，每年的同

一天，太阳归根到底还是有变化。太阳从来没有不变过，是什么让我们认为是同一个太阳？太阳的

同一性，这样说法究竟代表什么？我想也许我们认为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本质，这样事物通过

比较历史或者本质，而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进而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不同，与自己同一。而其他

的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则说：“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6]——赫拉克利特《赫拉克
利特著作残篇》，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1 年，23 页。事物剧烈变化，再次见到时已经与从前不一样了。

我们总是用变化来否定同一性，也总是用永恒不变来否定变化。可是，当我们说，一切事物都

在变化时，能使我们认识到变化前后还是同一个事物的，正是不变的东西。事物在变化，这样说本

身已经表明是同一个事物。是否有并非如此的情况呢？事物变化剧烈到让我们无法辩认出是同一事

物的程度。这样我们加剧了变化，或者定义很多新的变化本身。这会是一种非常混乱的变化。因为

我们的世界有很好的连续性与规律性，以至于给予我们的事物即使变化也总能让我们辨认出来是同

一事物，我们很少遇到变得面目全非的事物。即使有这样的事物，我们说它变得面目全非，说明还

是认出它来。变化非常剧烈，尤其是不连续与跳跃式的变化，例如凡是 A的东西全都变成了 B的，

B的一切变成了 A，这种变化在一瞬间完成。任意的中断，任意的交换，任意的跳跃突变，我们可

以想象出很多变化来，使得同一性的认识变得非常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为了认识这样的世界，

象引文中命名那样，我们需要为很多事物或者是事物的不同阶段与形态赋予名称。事物出现很短的

时间就不再出现或再出现未辨认出也每次给予一个名称或符号，这需要非常强大的认知能力。而这

种强大的认知能力总是在一个有规律的世界而不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能够产生并成长的，至少

在开始阶段意识应给被给予一个有规律的世界。我们人类，在婴儿期，越是早期越难有记忆。一个

人的生命史里固然有些事只发生一次就留下长久的印象，但是在生命的初期，总是重复的事对意识

的成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生命的成熟期，也需要有较为稳定的生活，每天提供相似的生命

经历。而精神一旦抛开有规律生活的绳链，象有些哲学家或诗人如尼采、荷尔德林那样，意识非常

容易在纯粹涌现与变化的精神世界中迷失。

一个这样变化的世界，就好似一个人的梦境，甚至比梦境还要随意变化的多。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物体的同一性难以接续，意识依靠纯粹记忆给不同的同一性事物命名，甚至记忆它们的历史，

都非常的困难。不稳定的空间背景使得度量时间所需要的现象重复出现回到同一个位置变得非常难

于把握。也许利用微观粒子的性质仍然可以计时，但是即使微观粒子计时也需要某个稳定的坐标轴

如 z方向，而在混乱中我们提供不出这样的方向来。或者混乱的宏观世界会给微观粒子的行为带来

尚未可知的影响。在这样的没有规律任意的变化中，我们既难有时间，也难有事物的同一性。

尽管我们的世界的变化在大部分的现实中没有突变，都是连续的，只有物理量子力学有突变与

不连续的变化，但是我们这样设想可以让我们对世界了解得更清楚，可以让我们了解连续与规律的

变化对于我们有的世界的意义。而我们的精神意识并不像世界上的现实事物那样连续，而是跳跃、

不连续的。所以如果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没有与现实世界中连续稳固的事物的接触与熟

悉，精神也会容易在这种类似于梦境中迷失。所以我们的精神世界其实是非常依赖于现实世界的，

尤其是事物稳固的持存与接续，还有所接触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稳定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仿佛绳

索把精神意识系在现实之上。

我们的世界并不像梦中那样任意，仿佛有一条绳链系在世界身上，这条绳链就是周而复始的重

复的现象，就是轮回。象计量时间那样，有事物去了又回，让我们认出是见过的同一事物。世界既

不是永恒不变，也不是剧烈纯粹变化，而是在两者之间——既有变化，又有不变。变化没有否定同

一性，因为正是同一个物体在变化。永恒不变也没有否认变化，因为变化中总有不变的东西。相同

又不同的现象在重复出现。这种在变化与不变之间虽然没能给出永恒不动的事物，但是恰恰给出了

在变化中不变的东西。象柏拉图永恒理念那样的世界，让我们感觉到某种僵硬寂静的状态，而在变

化中不变，永恒的重复与回归则需要蓬勃的生机与力量。我想真正的永恒，是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

保持不变。



六、一个点上的绽放

混乱的世界是难于把握的，好像上文中无轮回的纯粹绽放那样，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回忆

我们见到了什么。本文中许多讨论与大家往常进行的思考角度不一样，我们平时从事物的发展变化

本身来考察事物，而在本文中则是从一个点的给予上来考察事物。例如非常混乱的变化，如果从事

物历史的角度，我们难于理解这是什么含义，因为世界就是事物组成的，事物变化是最自然的事，

就是这样形成了我们的世界。但是，平时给予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在一个点的涌现，也

就是绽放。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整体考察事物，那么现在之点只是一部分，与过去，未来并列。但是

我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现在之点，一下子去把握事物历史的全体，这一行为也需要在一个现在之点

上完成。现在之点是单薄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点上却有整个世界。我们平时忽略了我们只是有这样

一个点，正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点，正是因为事物都从一个点上给予我们，所以一些随意的变化，

一个混乱的世界，就会在这样一个点上难以有接续，就会让我们在这仅有的一个点上难于把握世界。

所以我们想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世界在一个现在之点上展开，而是仅仅在一个点上何以有世界；

不是一个现在之点划过时间之线，而是仅仅一个现在之点，何以有时间之线。过去的事件总是对后

来的事件有影响，发生过的事情总是连续的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所以一个现在之点留下了一条时

间之线。现在之点总是有重复的轮回，所以我们在已经有了拓扑性质的时间之线上加上了度量的性

质，时间变得可以计数与测量时长。

我们可以把世界在绽放之点上的存在简称为“在”——exist，而把存在得以给出时间与世界的

全体，把我们有的世界简称为“是”——being。例如动物存在，但是它们的意识未必发展到有世界

的程度，所以它们并没有达到“是”。这样我们可以把本文所做的努力概括为：探寻从“在”得以

有“是”的条件。第四节后面的讨论就是：不是任何“在”都可以织成“是”。生命最高的程度就

是有世界，但世界归根到底也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里，即使有世界之“是”，也是我们通过一个一个

“在”的念头来把握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在”莫大于“是”，但“是”归根到底是“在”。我们

从一个点上得以展开的时间与世界，总是还需要回过头来在一个时间之点上来把握。

“在”织成“是”，我们往往认为很容易，甚至是无条件的，人类的活动与历史形成了一个“是”

的巨大的整体，世界被理解为在我们空间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事物与事件的总和。但是“在”织

成“是”是有条件的，对于空间，需要不同的物体占据不同的空间，这样得以区分开不同的事物；

对于时间，需要不同的事件相互交替而不是相互占据，这样事件才得以展开在时间之上；对于事物，

还需要有规律的变化，这样才得以拥有时间的度量与事物同一性的接续。如果是混乱的变化，例如

我们假设的非常剧烈的变化，或者纯粹变化无轮回的绽放，从中难以有事物的同一性，也难给出时

间。世界本身没有记录每一件事的机制，我们的意识也很难完成这种对所有变化的记忆，这时织成

的巨大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整体是混乱的。

一个没有规律的世界，我们总是说难以有物体或时间，始终保留着有物体有时间的可能性。如

果有人反驳说：即使再没有轮回的世界，也有前后相继，进而可以有时间；再剧烈变化的事物，也

可以有不同事物各自的同一性，进而有物体存在；再混乱的世界，都可以强行的展开在时间与空间

的整体上，那么我承认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我还是想辩驳说：稳定的空间的整体需要建立在或者延

伸于一块稳定的固体上，稳定的时间，需要稳固的空间中的同一位置或方向给出的周期现象。缺少

这两者，我们建立不起来坐标系。坐标系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那么轻易跳出待描述的物体或是宇宙

之外建立起来的。而事物同一性缺少接续，也就缺少我们对同一物体的熟悉，仅仅赋予一个名称给

物体，不是这样容易就完成同一性的确认。剧烈变化的事物，再难有对它历史或本质的认识。

我们的世界是有规律的，因为世界存在于一个点上，不是怎样随意的绽放都会给出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不是世界出于偶然而有规律，而是有规律是得以有世界的条件。正是轮回给出时间，

正是有变化又有不变的回归得以有事物。通过我们的讨论，重复是得以有时间，有事物的条件。正

是这种稳定的重复，给了我们一个的世界，也给了我们一个稳定的精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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